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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唐寅是明代吴中文人集团典型人物，以“风流才子”之名传世，其人生轨迹与思想矛盾折射出阳明心学

勃兴与市民文化崛起的双重影响。唐寅早年以儒家功名为志，科场案后转向佛道以疏解郁结，实则通过

建构“风流才子”的公共形象，在市民文化兴起的语境中以另类立名。而清廷官方并未认可其名号，江

南明遗民却暗地借此作为精神寄托，在民间则是纯粹的风流形象。这种记忆之争，成就了“江南才子”

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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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ng Yin, a quintessential figure of the Wu region literati circl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chieved 
posthumous fame as the “Romantic Talent”. His life trajectory and intellectual contradictions reflect 
the dual influences of the flourishing Yangming School of Mind and the rise of urban civic culture. 
Initially aspiring to Confucian scholarly glory, Tang turned to Buddhism and Taoism to cop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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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illusionment afte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candal. Yet, he ultimately crafted an unconven-
tional legacy by constructing the public persona of the “Romantic Talent” within the context of bur-
geoning civic culture. While the Qing court refused to legitimize his reputation, Ming loyalists in 
Jiangnan covertly embraced it as spiritual solace, while the public celebrated his libertine image. 
This contested memory forged the enduring legend of the “Talented Scholar of Jiang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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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唐寅(1470~1524)，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吏等，自称“江南第一风流

才子”。苏州吴趋里人，父以贾为业。少有才名，乡试第一，然会试卷入舞弊案，后不事科举，日益放

荡，宁王叛乱时佯狂逃出，筑室桃花坞，卖书画为生。作为“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因其狂浪性格、坎坷

身世、杰出艺术成就以及民间通俗文学“唐伯虎点秋香”(又名“三笑故事”)的渲染而闻名于世。 
柯文说：“让我们跨越存在于民俗、文学、神话和历史之间的分歧，质疑那些将各个学科互相隔离

的学科界限”[1]。但对“三笑故事”的研究主要关注两方面：真假辨析论证与文本源流演变 1。马宇辉

《“唐伯虎点秋香”考论》对“唐伯虎”及“唐伯虎点秋香”的相关题材作品的源流演变、治学纷争、相

关人物、文化意义等方面进行详实充分地探究，是本研究领域一份重要的学术成果[2]。 
总体来看，学界对“唐伯虎点秋香”的文本及其“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名的研究大多仅限于民间

传说，对唐伯虎其人则仍限于传统的人物研究方法，且史学界对其关注较少。虽有对“三笑”故事的流

变梳理，但并未详细探究文本演变的原因与文本撰写者对“唐伯虎”这一文化符号的隐含态度，也不涉

及对其“江南才子”身份塑造与认同问题。此外，还需要关注故事和环境之间、在一种叙述和一个当代

历史条件之间的共鸣。本文试图梳理唐寅诗歌中的自我形象，比较官方与民间视角下的“唐伯虎”有何

不同，探寻“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名从何而来，并质疑唐寅与其他江南士人是否认同其“江南才子”之

名？此种认同或不认同蕴含何种含义？ 

2. 诗词中的唐寅其人 

唐寅一生波折，年少成名，因“科举舞弊案”失意于仕途，后求诸佛道，求诸于“心”，但仍不失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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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笑”故事雏形创作于明中后期，最开始盛行于文人笔记杂录，如朱秀美的《桐下听然》真正将故事的男主人公附会为唐寅，

后出现如周复俊《泾林杂记》、周玄暐《泾林续记》、项元汴《蕉窗杂录》等笔记，而“三笑”故事的转折点是冯梦龙《警世通言》

第二十六卷《唐解元一笑姻缘》。有清以来，质疑其真伪之考论迭出，王士禛在《古夫于于杂录》中第一次直接否定故事真实性。

辨析真伪主要从考论华师太与秋香人物身份事迹、托伪附会于唐伯虎、题材源流考几个方面出发，虽论证过程不同，但认为娶秋香

事非伯虎所为则是公认观点。文本源流与演变方面，有谭正璧《三言二拍资料》、谭正璧、谭寻《弹词叙录》、周良《苏州评弹旧

闻抄》《弹词经眼录》、吴宗锡主编《评弹文化词典》、李修生主编《古本戏曲剧目提要》、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薛亮《明

清稀见小说汇考》等著作、工具书对所涉及的小说、戏曲、弹词或予以情节介绍、或列出本事来源、或抄录相关资料。现当代学术

研究仍关注以上两方面。主要有李志梅的《唐寅娶秋香故事的真伪》及《唐伯虎与“三笑故事”》、马宇辉的《“唐伯虎点秋香”

考论》等。《唐寅娶秋香故事的真伪》主要从故事原始材料的溯源、人物的考证、类似故事的衍生以及唐寅自身所娶三位妻子的考

察等不同角度分析证明这是后人附会的结果而不是真实的历史。《唐伯虎与“三笑故事”》以明冯梦龙的《唐解元一笑姻缘》为主

要原始材料依托以及结合唐寅生平来考察秋香故事附会到唐寅身上的原因，指出了其因不得志而期望从异性的赏识中求得自我价

值的肯定心态是最主要且最直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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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立名之望。 

2.1. 名不显时心不朽：科举体制下的功名追求 

唐寅生于商贾家庭，“其父德广，贾业而士行，将用子畏起家，致举业师教子畏”[3]，然“子畏犹

落落”[3]，可见，唐寅原无入仕之心，为完成父命应举。但这并不代表他无功名之心：“计仆少年，居

身屠酤，鼓刀涤血。获奉吾卿周旋，颉颃婆娑，皆欲以功名命世”[4]。又有《夜读》诗句： 

夜来欹枕细思量，独卧残灯漏转长。深虑鬓毛随世白，不知腰带几时黄。人言死后还三跳，我要生前做一场。名

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5]。 

唐寅出生于程朱理学仍大行其道之时，重儒轻贾仍是主流，因此应举，考取功名。唐寅所选择的生

活模式是社会知识分子的传统模式，即读书——应试——入仕。有时，亦幻想自己成为汉唐边塞击敌立

功的将领文士，能名留千古： 

侠客重功名，西北请专征。惯战弓刀捷，酬知性命轻。孟公好惊坐，郭能始横行。将相李都尉，一夜出平城[6]。 

陇头寒多风，卒伍夜相惊。转战阴山道，暗度受降城。百万安刀靶，千金络马缨。日晚尘沙合，虏骑乱纵横[7]。 

渴望建功立业，入世兼济天下，是唐寅一贯的理想，《上吴天官书》： 

又汉纲横施，略瑕绿腐。弩马效其驱驰，铅刀砺其括鳄。有志功名之士，扼腕攘袂之秋也。若肆目五山，总窖辽

野；横披六合，纵驰八极。无事悼情，慷慨然诺；壮气云蒸，烈志风合。戮长貌，令赤海；断修蛇，使丹丘。功成事

遂，身毙名立。斯亦人生之一快，而寅之素期也[8]。 

此时唐寅认同自身“儒生”身份，欲以功名立世。但紧接着，一系列变故接踵而来，他的思想会发生

何种转变？ 

2.2. 但愿老死花酒间：科场案后的佛道转向 

“不幸多故，哀乱相寻，父母妻子，蹑踵而没”[4]，弘治巳未年会试冤狱，唐寅的思想发生转变。 
科考案后，唐寅负气远游，回来后就筑室桃花坞，卖画为生，饮酒为乐。原来的“济世”热情在现实

中逐渐冷却，认为“建功立业”只是浪得浮名，不如把酒逐欢。有《进酒歌》： 

吾生莫放金巨箩，请君听我进酒歌。为乐须当少壮日，老去萧萧空奈何。朱颜凋零不复再，白头爱酒心徒在……

劝君一饮尽百斗，富贵文章我何有空使今人羡古人，总得浮名不如酒[9]。 

《对玉环带清江引》： 

春去春来，白头空自挨；花落花开，朱颜容易衰。世事等浮埃，光阴如过客。休慕云台，功名安在哉！休想蓬

莱，神仙真浪猜。清闲两字钱难买，苦把身拘碍。人生过百年，便是超三界，此外更无别计策[10]！ 

此外，还有《怅怅词》《慨歌行》《世情歌》等，他否定儒家“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孟子·滕文公下》)的社会参与意识与历史使命感，背离传统文人价值取向。 
实际上，这种反叛精神并非空穴来风，其本身即有丰富的叛逆色彩：嬉笑府学、自称“江南第一风

流才子”，“尝自谓布衣之侠，私甚厚鲁连先生与朱家二人”[4]。这与李白的侠客精神十分相像。 
此时唐寅尚有侠客气质，经宁王叛乱一事后，彻底看清官场，思想层面遁入空门。后期唐寅思想受

佛教影响更为明显。自号“六如居士”“逃禅仙吏”，其画中亦蕴含佛性[11]，无院工之气，受南派禅宗

影响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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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夜深忽梦少年事：晚年诗歌中的痛苦表达 

话本传奇中描绘的唐寅形象多是风流潇洒、狂狷浪荡，毫无汲汲功名之心，然事非如此。晚年唐寅

虽于痛苦中向佛理求助，但仍对年少往事念念不忘，并未如其号“六如居士”般践行“一切有为法，如梦

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他总是借春闺女子之身抒发愁怨，如“堪叹薄情难料，把佳期做了流水萍飘……俏冤家何事还不到。”

(《皂罗袍》)“如今瘦添楚腰，闷惬饮，离情懊恼，落花和泪，都做一样飘，知多少。”(《好姐姐》)“我

怕你，乍相逢无恩义。我怕你，入侯门似海深。我怕你，把萧郎空违背……我怕你，埋没俺真诚意。”

(《雁儿落》)“有些个风儿未真实，见人须问个因由。”(《浣溪沙》)“对于唐寅来说，被抛出政治轨道

之恨只能压抑在心中，自我消解、转化。他只能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种刻骨铭心之恨按照正统文化早已为

士大夫文人设计好的模式转化为缠绵哀婉之怨”[12]。 
唐寅在痛苦中亦有诸多劝世诗，试图与过往和解，如《百忍歌》： 

百忍歌，百忍歌，人生不忍将奈何？我今与汝歌百忍，汝当拍手笑呵呵！……君不见如来割身痛也忍，孔子绝

粮饥也忍；……好也忍，歹也忍，都向心头自思忖[13]。 

此外还有《七十词》等，劝世亦是劝己，但与过往和解何其不易。 
《伯虎绝笔》言：“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14]。

此生实在痛苦，即使身处桃花坞也如异乡。 
他在晚年依然梦回科场，《梦》： 

二十余年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犹悸，笔砚飘零业已荒。自分已无三品料，若为空惹一番忙。钟

声敲破邯郸景，依旧残灯照半床[15]。 

如果功名之心已经彻底泯灭，怎会做梦时还想到多年以前的科举。 
由此观之，唐寅并未放弃对“名垂青史”的追求，在科举无望的客观条件之下，他该如何选择人生

道路？ 

3. 市民文化中的“唐伯虎”形象经营 

世人对唐伯虎的印象出奇一致，如“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伯虎点秋

香”故事中的风流才子，这种“风流才子”的形象从何而来？这是否就是唐伯虎在科举无望之后，选择

的人生道路？他是否认同自身的选择？为何会选择这种道路呢？ 
最早书写“江南第一份风流才子”石刻的是阎秀卿所编《吴郡二科志》： 

寅罢归，朝臣多叹惜者。归无几缘故去其妻。寅初为诸生尝作怅怅诗其词曰：怅怅莫怪少年时，百丈游丝易惹

牵。……后复感激曰：“大丈夫虽不成名，要当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图其石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16]。 

根据以上史料记载，唐伯虎应是科场案后紧接丧妻，于是作《怅怅歌》，并刻石“江南第一风流才

子”。但唐寅并非甘愿“老死花酒间”，他自命“普救寺婚姻案主者”，自少壮时便追求不朽之功业，徐

祯卿《新倩籍》回忆青年时代的唐伯虎：“衔杯对友，引镜自窥，辄悲。以华盛时荣，名不立，俟河之

清，人寿几何，恐世卒莫知，没齿无闻，怅然有抑郁之心”[17]。唐寅从来自视甚高，自称“郁郁梁栋姿，

落落璠玙器”。(《咏怀》)即使人生陷落，亦比肩墨翟、孙子、司马迁、贾生之属，“愿丽其后”([4], pp. 
669-670)。 

唐寅“于应世文字诗歌，不甚措意，谓后世知不在是，见我一斑已矣”[3]。表达必将传诸后世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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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亦有《伯虎自赞》： 

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我本不认你，你却要认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

[18]。 

马宇辉认为“《伯虎自赞》虽然也将自己审美对象化，虚设‘你’‘我’对话的形式，但却全无生平

的记述与评价，并将目光投向相反的未来方向，前瞻到自己艺术形象的不朽。这或许也是一种暗寓自赏

的评价吧”([2], p.66)。故其自名“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事实为可信。 
除了唐伯虎自封“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其好友祝枝山在唐伯虎的形象经营中功不可没。祝枝山其

人亦为狂士，书狂草，轻法度，主张才情至上，与唐伯虎书法自然理念不谋而合，相似的文艺追求使二

人被认为是最亲密的同怀，如徐应雷为二人作诗“名士故逃名，谁与共明月。夜半闻叩门，知是祝希哲。”

[19]《明史·文苑传》也将二人共列狂士：“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20]。 
唐伯虎本人没有详尽的行状传世，仅有祝枝山为其撰写的墓志铭勉强算作生平记载。然与一般墓志

按照时间顺序记叙生平事迹不同，祝枝山撰写的墓志铭通篇赞扬其性格而少记叙，尤重其才。开头便是

“子畏性极颖利”，又言“奇思常多，而不尽用”，塑造一个天生聪颖，无需努力便能成功的才子形象。

甚至有“尝乞梦仙游九鲤神，梦惠之墨一担”的记述，更为唐伯虎之才增添传奇色彩[3]。此外，对唐伯

虎具体行事的留白，更给了传世形象以塑造空间，才有了后来冯梦龙《唐伯虎一笑点秋香》的再造传奇。 
由此可见，“风流才子”之名是唐伯虎本人及其好友推动的结果。而许多人援引“七尺形骸一丘土，

任他评论是和非”一句说明唐寅潇洒、不较功名之态，然风流之名乃唐伯虎自封，且“风流才子”形象亦

其主观推动，此举说明他并未放弃求取功名，只是不以儒家价值观为导向。 
唐寅思想随其经历而改变，整体上表现为儒释道交融。遵父意愿考取功名，此时儒家占主导地位，

但从其不合时宜的行为亦能看出狂狷本色。以传统儒士之路获取功名之法失败后，陷入长期的怅惘之中，

直至绝笔仍未和解。但他或有心或无意地效仿魏晋名士，重新以自我诠释“风流”，并以另类方式名留

青史，变相实现“生前做一场”的愿望，这与戈夫曼的自我呈现理论不谋而合。唐寅周旋于狂狷与立名

之间，并且制造出独特的“风流才子”之名，此为唐寅的自我认同。 
除主观推动，这种形象经营能够成功，得益于明中后期的社会环境。高寿仙总结明中叶苏州狂士群

体得以出现是因为三个条件：宽松的政治环境使狂士获得张扬个性的广阔活动空间、经济生活的繁荣使

狂士较易得到生活费用、苏州能够欣赏风流之风的特定文化氛围为狂士提供社会文化基础[21]。 
此外，哲学形态的变革是明中叶思潮的一个显著特征。被奉为正统的程朱理学日渐衰微，与之相悖

的心学取而代之。诚如容肇祖先生所言，“一方面因为朱学中博学致知派的衰落，走入了繁琐的拘守的

躬行实践的一途，为有天才人所厌弃一方面因为由穷理致知而到偏畸的主敬之学，自而发生进一步的心

学”[22]。洪武采用八股体裁，以朱熹章句集注为标准答案，于是理学成为禁锢思想的工具。然王阳明提

出“满街皆圣人”，否定偶像、批判程朱理学，具有冲破束缚解放思想之意。此种思潮之下，以唐伯虎为

代表的风流行为自然得到流传。 
至明末冯梦龙，以出版为业，他与唐伯虎有着相似的经历与兴趣，又比唐伯虎多了一丝愚忠与抱负，

从源头便极具传奇色彩的唐伯虎故事自然为他所用。他在三本书中提到唐伯虎故事，《古今谭概》沿袭

前人笔记，《情史类略》加以扩充，《警世通言》增加“一笑”情节并在文末附《焚香默坐歌》，“唐伯

虎点秋香”的文本自此形成，并成为冯梦龙抒发情感的工具，成为清朝戏曲再创作的源头文本。又在评

弹中发展为“三笑故事”，如《文星现》《花舫缘》，将“唐伯虎点秋香”以具体、稀松平常的语言叙述

出来，体现故事的市民化与罗曼司化[2]。 
至此，市民文化影响之下，唐伯虎的形象经营得以完成，唐伯虎风流才子之名得以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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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唐伯虎的时代过去，清廷高压之下，后人是否认可他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不同的立场

与情景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唐伯虎”？ 

4. “唐伯虎”形象的记忆之争 

唐伯虎通过诗词、书画与行为艺术建构的“风流才子”形象，迅速被民间话本与市井文化吸收，成

为通俗文学的热门题材。然而，这一形象的流传过程并非单向传播，不同群体的接受程度不一，书写手

法各异，暗含各自利益与诉求：民间将其浪漫化为“点秋香”的浪子，官方则刻意淡化其叛逆色彩，而明

遗民视其为对抗清廷的文化符号。多重视角的对话，构成关于“唐伯虎”的记忆之争。 
随着清军入关，明朝覆灭，《明史》的编纂提上日程，此时需要曾经的江南士人进京编纂《明史》，

《明史稿》的几番修改，一定程度上可说明清王朝及江南士人群体对唐寅及其自身的身份认同。 
《明史》编纂历经百年，各部由纂修官分期撰成再送至史馆，万斯同负责斟酌去取，分合编次，审

阅删订。最终呈现的每一句话，都必定饱含朝廷意旨。 
《明史·文苑二》为唐寅立传：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祝允明规之，乃闭户浃岁。举弘治十一年

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僮，得试

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宁王宸濠厚币聘之，寅察其有异志，佯

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筑室桃花坞，与客日般饮其中，年五十四而卒([20], p.7352-7353)。 

观《明史》所述，唐寅其人虽然是少年天才，但个性张狂，为人放荡。行文并未为科举案辩解，只说

他“耻不就”，且不提及其“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名。反而对同时代另外一位江南才子桑悦有所提及： 

时常熟有桑悦者，字民怿，尤怪妄，亦以才名吴中。书过目，辄焚弃，曰：“已在吾腹中矣。”敢为大言，以孟

子自况。或问翰林文章，曰：“虚无人，举天下惟悦，其次祝允明，又次罗玘。”为诸生，上谒监司，曰“江南才

子”。监司大骇，延之较书，预刊落以试悦，文义不属者，索笔补之([20], p.7353)。 

这说明清廷对唐伯虎的才子之名并不认同，但乾隆又曾为唐伯虎画印章。如《事茗图》中有乾隆御

笔题记：“记得惠山精舍里，竹罏沦茗绿杯持。解元文笔闲相仿，消渴何劳玉虎丝。甲戌闰四月雨余，几

暇偶展此卷，因摹其意，即用卷中原韵题之，并书于此。御笔。”钤印“古香”白文方、“太缶”朱文方

[23]。这种割裂的态度，是将传奇人物“唐伯虎”的符号与真实的唐伯虎之才华分开来看，官方赞扬的是

才华横溢的唐伯虎，唐伯虎的个人作风并不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官方决定夺去其“风流才子”之名，

一方面，是对佛教与心学的打压；另一方面，是出于正面形象宣传的必要。 
而“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记载见诸江南文人笔墨之中，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图其石曰江南

第一风流才子”[24]；尤侗《明史拟稿》：(科考案、妻子死)“曰丈夫虽不成名，要当慷慨，何乃效楚囚。

因图其石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作怅怅诗，读者悲”，《西堂集》亦，更有眉批：“施云吴中名贤虽

多，而才人之厄未有甚于子畏。封传之固宜”，认为应当为唐伯虎单独立传[25]；万斯同《明史稿》：“自

署其章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26]，王鸿绪《明史稿》亦，但《明史》通行本去其称号[27]。 
故从“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称来看，尤侗对唐寅抱以同情态度，尤侗即苏州府人，以之为代表的

江南遗民，借唐寅之名，暗自捍卫江南文化。而在清朝，满人以异族身份入主大统，面临着以“江南”地

区为核心的“汉族文明”的挑战，“江南”的文化最奢侈，最学究气，也最讲究艺术品位，但从满人古板

严谨的观点来看，“江南”的文化也最腐败[28]。“江南”的文人才子们常常在风流诗酒间怀念前朝，可

想而知，被称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唐伯虎定是他们效仿追捧的对象。如何使江南士人真正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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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臣服，绝不是简单的区域征服和制度安排的问题，“大一统”的设计必须透彻到文化交锋的层面才能

真正有效[29]。故官方最后删去江南士人们笔下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绝不是无心之举。据《(道光)
苏州府志》卷五十九《职官七》记，唐仲冕嘉庆四年(1799)七月八日任吴县县令。朱琪考其时唐仲冕以唐

氏族裔身份重修唐寅墓，又刻唐寅遗集，均为嘉庆六年事，札当作于是年。其任编《六如居士外集》态度

审慎：“私印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曰普救寺婚姻案主者”[30]，对比上述江南遗老们的“图其石”，此

时他的“私印”就略显小心翼翼，极大可能受到清廷官方消极叙事的影响。 
由此可见，关于“唐伯虎”的意象符号，存在民间、官方与士人的记忆之争。 

5. 结语 

观明代中后期，斯处于诸多矛盾的张力之中。制度废弛但理学仍禁锢思想，理学占主导地位但佛道

已然世俗化，士人仍以“为生民立命”为己任但出现思想缺口，四民社会却有士商互动之迹。于是，就催

生出以唐寅、王阳明为代表的“异端”。而唐伯虎自我成就之路行得通，也正是得益于此种流动的社会

环境。 
唐寅不是“伤仲永”之翻版，而是“晚而未就”的一流人物 2。他自视甚高，才华过人，故不可能放

任自己失意于仕途后遁入空门，从此于青史寂寂无名。所以表面看起来，他潇洒、风流、视功名如草芥，

实则都是他为自己铺设的风流叙事，加以其友助推，又有明中后期通俗文化的发展与出版物的商业化，

他为自己构造的桃色风流叙事自然成为小说、话本、传奇、评弹、戏曲之类民间文学热衷的题材。这与

传统士大夫之思想十分不同，而唐寅之魅力也正在于此：不与痛苦和解，但接受并探索自我的多种可能。 
“如果一个记忆太过频繁地被提起、被塑造成一个故事的话，这些记忆很可能会慢慢变成人们认知

中固定的刻板印象”[31]。传世的是三种唐伯虎形象，一种是被《明史》认定的个人作风偏向负面，然才

华横溢；一种是被政治高压下文人的精神寄托；一种是因弹词井喷而广为流传的“风流才子”形象。这

一点与过去探究唐寅形象变迁只关注民间文学不同，虽然二者都归属于“唐伯虎”符号，但并不能将真

实的唐伯虎与话本里的唐伯虎割裂开来看，因为成为“箭剁式”人物是唐伯虎自身愿望，永不停歇的文

本再创作也是“唐伯虎”的一部分。这种杂音的争论，成就了“江南才子”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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